
20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丰收 11

回故乡，让故事重新开始
□ 韩浩月

枷枣树 □ 李绍增小说世情

人在旅途

流年碎笔

编辑手记

非常文青

东太湖的颜色
□ 李登建

人生三段女儿锦 □ 刘诚龙

松泉山居观楹联
□ 王玉清

他山之石

人间四月天，与好友淶华同游崑嵛山。
入得“松泉山居”山门，将至客厅，但见

两侧廊柱上用“板桥体”镌有“木公为松山
山出，白水成泉日日昌”楹联，令我顿然想
起六十多年前，家父曾数次向我讲述“此木
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的对联，以
及产生此联所发生的卖柴樵夫与乡试举人
的应对故事。儿时不怎么认为此联奇妙，只
是感到一位打柴人竟然把一位比秀才还厉
害的“老师”难住了怪好玩儿。今日所见之
联，虽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含似是而非之
虞。木公为松与此木为柴，均山山皆出，比
对甚好，下联则略有逊色。“昌”字乃上日下
曰，硬说成是日日，便些许牵强。淶华兄道，
泉乃钱也。此君是经商大款，闻名胶东，企
盼日日昌盛也在情理之中。尽管稍有差强
人意，但在这“老树成行不见日，清风小触
即生波”的深山密林，能镌此楹联，嵌入了

“松泉”二字，亦为山居增色若干。
茶室坐定，不免又谈及楹联。一友人认

为，“因火成烟夕夕多”亦非古联，因上世纪
五十年代汉字简化前，“烟”字的繁体是

“煙”或“菸”。青岛卷烟厂烟盒上写着“青島
捲菸厰”，烟台山上也写着“煙臺”。我顿时
无语了，明明是家父在我刚上“村小”时所
讲，距“汉字简化”尚有六年之遥，怎么能说

“烟”是简化字呢？
下山后，立即打电话向在京城玩字弄

文的朋友求教。朋友略加沉吟，答复道：“因
火成烟夕夕多”这一妙联，何人何时何地所
创已无据可考。最早可见于清朝中叶江南
的木刻本《要谈经》。南北宋朝诗家颜延之，
是咱们的临沂老乡。他著名的《北使洛》，便
有“城阙生云烟”的佳句。历代《辞书》中也
均有“烟”字的记载，分别有“烟”是“煙”的
或体，“煙，菸”是烟的异体，“烟”是会意字，

“菸，煙”是会形字等多种说法。另外，汉字
简化也并非全是专家首创，有不少是民间
久用俗成，官方认可的。

朋友言至此处，我忽然忆起五十多年
前，莫言的父亲抛一字谜让我们几个小家
伙猜，“文字去了头，二人扛木头，西下有一
女，火烧因家楼”。（又來要烟）。这等文化谜
语我们如何猜出，我还以为是“蚊子去了
头”，幸亏大哥“点化”，方得走出窘境。谜中
的“來”是繁体，与“烟”并列于谜面，“烟”为
老字无疑。为充分落实，我春游回家后，专
程去找管老爷子请教制此谜语者何人？老
爷子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也是小时候
听您爷爷辈老人说的。”哎哟！老爷子九十
七岁高龄，这个“烟”字至少九十年历史。

松泉山居的楹联对仗是否工整，烟字
是否简化，煙字是会形会意，对我已不十分
重要了。最令我费解的是，我那一天学没
上，从十四岁就去黄县当长工的父亲，跟何
人学得这一妙联？从何处听得这一人文典
故？只可惜阴阳两隔，我再也不能从父亲
那里得到明示了。

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各有各的说
法，各有各的过法，相对言，我更喜欢明
朝一位老哥，其活法有新说法，老哥姓陈，
大名继儒。人生当如何度过？概言之：前度
当如处子，中段当如媳妇，尾节当如老太
婆。

“做秀才，如处子，要怕人；既入仕，如
媳妇，要养人；归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做秀才，多点敬畏之心，有怕就好，戾
气偾张，便有点麻烦，眼里多少识见？肚里
多少墨水？开口不开眼，见不着面前是一
尊佛，开口即吐白沫，开眼不开口，三人
行不去请益同行师，开眼即翻白眼；做秀
才，且自潜水，潜修精进，学习有如绣
花，精研有如纳鞋底，先把底子打好，才
能把路子走好，先读万卷书，后行万里
路。

章太炎教黄侃：“人轻著书，妄也；
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
仁。”黄侃笑笑承命：“年五十，当著纸
笔矣”，三十岁以前不撰文，五十岁以前
不著书。三十岁之前不撰文，有点绝对

啊，不过比二十三不到，网上乱喷口水，
要来得有底气；五十后才著书，还是有点
老了，且莫太以岁月论，可以学问论，真
个腹有诗书了，可含英咀华，绣口一吐吐
出半个盛唐，此之谓是，“韦编三绝今知
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做媳妇，多使担当之力，力气用不完
的，今日用完，余额不足；睡他一夜，又
充满了电。力气有如山泉水，放闸出水，
关闸蓄水；入了仕，掌了权，权力恰如闸
中水，这水放下去，是活水庄稼，还是祸
水人家？掌权如掌厨，煮好给人吃的饭，
炒好给人吃的菜，这才叫养人。做媳妇是
要低眉的，正如做官是要平易的；做媳妇
是要顺眼的，正如做官不能暴睛的，颐指
气使，横眉瞪眼，那不是百姓媳妇，那是
民间泼妇。

曾国藩墨绖出山，当了后人所崇的司
令，没见他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倒是老
老实实做媳妇，“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
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
便把自家学坏了……贤弟此刻在外，亦急

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
趋日下也。”弄权术，霸权力，耍威风，
逞威势，比泼妇更泼，比毒妇更毒，便是
走入了机巧一路，日趋日下，那你人生纵
非断头路，指定是下坡路。

做阿婆，多建传承之功，老啦，老马
驽钝了，跑不动了，大破贼是小儿辈的事
啦。孔子周游列国，入世事，那可干不动
了；老子骑牛出关，出世事，这可干得
了。老了，诗书满腹，见识溢脑。人世间
一件恼火事是，一个人腹笥充盈，少年
充，壮年充，老年也在充，却充不下去
了，入黄土，全没了，知识全断了，见识
全埋了，又要让后来者重新来过。个人是
如此，社会却可以不如此，老汉电力水力
充满后，是可以传与后生的，语重心长，
诲人不倦，如阿婆一样，循循善诱，脑子
里的蓝墨水，肠腹间的书卷气，都有个出
口，合缝合榫，给年轻人手把手，口对
口，知识与见识因之弦歌不绝。

湘军元老郭嵩焘，下台了，退休了，
郭公学贯中西，相公一肚子里装的是什

么？一肚子中西学问，正合时宜。其所居
也，居家里当老太爷？居乡里当恶乡绅？居
城里当麻将佬？家里当带孙子学习的教贤，
乡里当给老百姓解事的乡贤，城里当莘莘
学子的城贤。郭老居林下后开设了思贤讲
社，又主讲城南学院，“只凭所见真实处，详
细说与人听，激动生人之廉耻，而振起其奋
发有为之气。”思贤讲社，城南学院，岳麓书
院，有了郭嵩焘这般阿婆在教人，果然是：

“物态凝眸而盎盎，千古灵区；弦歌入听仅
雍雍，一方雅化。”

秀才是入世前，仕人是入世中，老头是
入世后，也不说仕不仕的，人生究其实是一
个场，你入的是一般职场，还是象牙塔的学
场，抑或是人见人羡神见神厌的官场？每个
人场里人生皆一个三段式，如何过三段，每
段如何过？年少，莫贪吃青春饭；年壮，少些
吃混账粮；年老，少做些恶婆婆。

好的一生是，以女性守贞心，怕人；以
女性和顺气，养人，以女性之仁蔼意，教人。
煞几可以功德圆满，寿终正寝，三段锦，段
段锦，纵难臻伟大人生，也可抵人生锦绣。

春天的风吹蓝了故乡的天空，把我
老家最美的一面展现在了朋友们的面
前。

“故乡行”是我与几位朋友发起的
一项活动，每隔几个月，就到一位朋友
的出生地看看，了解一下那里的风土人
情，品尝一下那里的美酒美食。去年去
了温州，今年首站到了我的老家临沂市
郯城县。

谈到故乡，脑海里便产生一种意
识：故乡是旧的。帕慕克所写的《伊斯
坦布尔》中，他的故乡是旧的，在这本
书里，帕慕克把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他一
个人的城市，他在通过文字吟唱一个消
失的故乡，如此便了解了，为何整本书
中都弥漫着他所说的“呼愁”。

奥兹所写的《爱与黑暗的故事》，
他笔下的耶路撒冷也是旧的，不但旧，
而且散发着寒意，但正是这么一个城
市，调动了他所有的温情，他试图以自
己的体温，来让这个城市在记忆里变成
暖色调。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也不愿
直白地说出内心的隐伤，他铺洒文字来
还原故乡的人、景物与记忆，来掩饰母
亲去世带给他的伤痛。比如花费数页来
描写一个男孩从树上摔下来的情形，如
此普通的一个细节，也被他写得如此令
人着迷。

在漫长的过去，我的故乡也是旧
的，想到她就会想到这样的场景：电影
院门前还是最热闹的地方，街道地面上
落着人们嚼甘蔗吐下的皮；老县医院斜
对面的那几间平房，除了换过几片新
瓦，看不出其他翻新的痕迹；路过护城
河桥的时候，仿佛还能看到爷爷在那里
摆书摊；往北看，一中放了学的学生骑
着自行车潮水一样涌了过来，男生变着
花样在女生面前炫耀车技，车铃铛声响
彻整个街面；公园门前人迹罕见，只有
一个卖糖葫芦的人莫名其妙地守在那
里……

可这次来，我和朋友们一样，看到
了一个新的故乡，沂河、沭河、白马
河，这三条河要么沿河修建了湿地公
园，要么铺设了堤岸公路，公园里与公
路边，都有一线城市白领们十分喜欢的
专设跑道；整个县城，绿荫如盖，真真
切切地成了森林城市。

那棵两千多年的“老神树”依然是
一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样子，每一片叶
子都绿油油的，风吹过来，距离它一米
左右的样子便停了，没有树叶彼此交谈
造成的喧哗，因为寂静，让人心安。我
们六个朋友，手拉手刚好环抱“老神
树”躯干一周。

不知道从何时起，这个北方城市，
俨然有了南方城市的精致与闲适。

我要承认，产生回乡度过余生的念
头，真的是因为看到这些新的环境的产
生。家乡新城的诞生，似乎为故乡人与
漂泊者这两个身份，提供了一个黏合的
机会。

导演贾樟柯2017年的时候决心逃离
北京，回归故乡，他在位于山西汾阳的
贾家庄，开了一家电影院，开了一家名
为“山河故人”的饭馆。他喜欢这种生
活：三五杯酒后，朋友们呼唤他的小名
“赖赖”，告诉他应该要个孩子，他们
为他的老年担忧。贾樟柯说，“只有在
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
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
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

写出过《周瑜的火车》等著名小说
的作家北村，也在2017年离开生活了16
年的北京，回到福建长汀的家乡，开网
店售卖当地的原生态农产品，他用自己
数部小说作品的名字，来命名他销售的
各种禽蛋、农作物。

文史作家十年砍柴，老家是湖南新
邵，他有两篇与故乡有关的文章读着令
人动容，分别是怀念父亲与祭奠母亲的
文章。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他回乡在
老屋地基上新建了楼房，父母亲的离
世，并没有切断他与故乡的联系，在人
生进入下半场的时候，故乡的亲人，还
有那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成为生命里的
重中之重。

还有一位回故乡的人，他是我的老
乡——— 今年72岁的作家王兆军先生，他
曾为两个村庄撰写并出版了村史，一本
叫《黑墩屯》，一本叫《朱陈》。仿佛
这样还不够，几年的秋天，他与夫人一

起离开生活多年的北京，回到临沂的村
庄，开设了被他称为是“当代中国最小
的书院”——— 东夷书院。

王兆军先生敲起了书院的钟声欢迎
我们，那段小视频我看了十几遍，每次
看心里都无比感动。他实现了一个文化
人的终极理想：归乡，隐居，办学，阅
读，写作……对于多数抱有这种理想的
人而言，这是种奢侈。

我想，我会追随他们的脚步。
年轻的时候以为，要逃就逃得远远

的。当时觉得北京最远，现在想想真是
幼稚，不到700公里，坐飞机上，空姐
发的矿泉水还没喝几口就降落了。这几
年，由往年的每年春节回乡，已经变成
了周末回乡，假期回乡，多的时候，一
年要回去五六次。

很开心能与朋友一起完成这次“故
乡行”，我找到了重建与故乡关系的方
法，这个方法就是用最大的热情，来拥
抱一个崭新的故乡，无视一切评价体
系，充满好奇与喜悦地打量故乡的一
切。

以这样一个真实的面貌回乡，不是
我变得自信了，而是学会了接受一切，
能够做到平静地看待事物的发生与变
化。如同一位电影导演所说的那样，
“让故事发生”，这简单的五个字，蕴
含了太多的道理，也包含了最简单的解
决办法。

与故乡的故事，正在重新开始。

没有比这个春天更犹豫的
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拿不定
主意似的。

朋友在微信里说，棉衣千万
别扔啊。而回到胶东的我妈告诉，
那边的玉兰花才刚刚开过。

这个春天真的好漫长，漫长
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个春天
发生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会
不会更容易想起？只要起个头：在
那个特别漫长的春天里……

自从有了“世界读书日”，每
个春天的这几天都会被“读书”刷
屏，为什么读书，读书有什么好
处，就不用说了吧。一千个读书者
有一千个答案！

尽管钱钟书先生说：不识字
的人被宣传所骗，而识字的人被
印刷品欺骗。“不读中国书”，又曾
经是鲁迅先生的一个主张。其实
他们都是在说，片面的读书，不如
不读。只相信单一的判断标准，人
便容易浮浅。阅读在这个时候不
是营养，而是毒药，有些人蠢和他
读的书关系微妙。

选书很重要。有人看作者，他
出一本，我买一本。有人看题材，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还有人看
封面，颜值才是王道啊！

所以，你读什么书，你就是什
么人。

可以宽一点，有对比，更容易
发现真相，同一个历史事件，我们
看十个人的回忆，总比一个人的
更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那个时代
的精神状态。

若以量取胜，不一定每本书
都要细读，可以先看书单、看名家
推荐、听音频解读，去认识这些
书。认识的书越多，就越能发现其
中的精彩！然后再挑选感兴趣的
书，重点读。

也可以窄一点，彻底读懂一
本好书，就有可能获得别人一辈

子的心血和宝贵的人生经验。所
谓读懂，是因为人云亦云的太多，
概念化理解也太多，想要突破这
些俗见的屏障，必得少年读，中年
读，不断读，即使同一本书，每个
年龄段的感受都会不同。仿佛是
最熟悉的东西，却会突然发现：过
去原来真的不懂。

作家张炜给出的好书标准
是，充分而独到的个人见解，同时
又必定具备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价
值观。到经典里找自己喜欢的书，
可能是聪明的办法；到长期喜欢
和信任的作家那里找，也是十分
必要的。

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也是一
个民族最基本的精神食粮，它现
在的印刷量仍然是最大的，可以
一代接一代地读下去，没有什么

“式微”的问题。
趁着世界读书日，我也囤了

不少书。可是向来买书如山倒，读
书如抽丝。

没时间是最大借口。数字时
代，时间比想象的还要快上十倍，
用来阅读和安静的时间，仿佛越
来越少。任何事情想得明白并不
容易，要做得明白就更难了。

古人强调读书三上，马上，枕
上，厕上，用现代的话就是公交上、
地铁上、床上、马桶上！进化了那么
多年，我们总不好意思比他们更差
吧。最近看到一个句子，说，中国
的年轻人，一半在抖音，一半在快
手。若是其中一个一半可以换成
读书，那将是怎样的情景！

更何况，腹有诗书才能与这
个漫长的春天更相配吧，不说了，
我要去“抽丝”了。

小区里一个同事问我：“我家院子里
的一棵枣树，长得老粗了，就是不长枣。你
不是枣乡乐陵出来的吗？有办法没？”

在一个春阳灿烂的周日，在同事的院
子，我一看这棵树干光光滑滑的枣树，便
证实了我先前的判断：没有“枷”（现在
教科书管枷叫：“环剥”）！怎么能长枣
呢。我便蹲下身来，拿出卷尺，确定好位
置，再用小铲刀，轻轻剥去树的表皮；紧
接着用我自制的枷刀，绕树干割一圈，使
其露出嫩骨；最后缠上透明胶带，以防虫
害侵入。

“嘿，你还真行来！”同事夸奖说。
“行与不行，秋后证明。”我自信地

回答。
“这么灵验，”她笑了笑，问我：

“为什么枣树枷了才长枣呢？”
“这个可是说来话长啊，”我边收拾

工具边跟她拉起枷枣树那些事儿……
枷枣树发明于乐陵，并传播开来，距今

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乐
陵种植枣树始于商周、兴于魏晋、盛于明
清。有了枣树，就慢慢发明了枷枣树术。
在此之前，枣树只长树冠很少结果、甚至
不结果。先人们很是苦恼。到了战国时
期，一年春天，燕将乐毅攻齐路过乐陵，
在此安营扎寨，将战马拴于枣林。待到燕
军收兵，先人们见枣树被马拽得少皮没
毛，心疼得了不得，骂他们糟蹋百姓。正
在大家愤愤难平的时候，突然看见串串枣
树绿叶下面开出簇簇米黄色的粒状小花。
又过了一段日子，竟然长出一嘟噜一嘟噜
玛瑙般青果。到了秋天，青果渐渐变红，
由此也成就了清代诗人吴泰庞《同登乐陵
城晚眺》中的名句：“六月鲜荷连水碧，
千家小枣射云红。”

先人们经过漫长的实践探索，终于发
现枣树的营养基本是靠着树皮输送到枝
叶，由于枣花小如米粒，承受不起过量的营
养，当受到过量的营养冲击时，便会凋谢于
襁褓之中，自然也就结不出或者结不多果
了。有了这个发现，先人们开始了由绳索、
棍棒抽打枣树到刀具割断树皮、以阻隔其
输送营养，提高坐花坐果率的“枷枣树革
命”，使枷枣树术日臻成熟，并由此形成了

“乐陵标准”。
乐陵人发明了枷枣树术，但没有狭隘

地封闭，以其豁然、大气的胸襟，想方设法
向外传播。倘若你现在走进乐陵，仍然能
听到200多年前“贾道台审枣树”的佳
话。清乾隆年间，乐陵人贾声槐及进士
第，擢江淮某地道台。贾道台赴任后，发
现这里的枣树已经碗口粗了，却是很少结
枣。他苦口婆心地宣传枷枣树术，可当地

百姓一时难以接受。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
心来……

这天，他大张旗鼓来到枣林，升堂审
枣树。十里八乡的百姓好奇地赶来围观。
贾道台心中暗喜，堂木一敲，高声喝道 :
“大胆枣树，偌大个子不长枣，是何道
理 ，从实招来 ! ” “ 不 动大刑量你不
招，”贾道台高喊一声，“上刀刑！”呼
拉拉，一班衙役对着3棵枣树又铲又割，
直打得枣树“皮开肉绽”，才退堂回衙。
秋风乍起，被审的枣树结出了红彤彤的枣
子。事后人们才知道，贾道台审枣树，实
际上就是枷枣树。

上世纪70年代在部队，我习武之余将
枷枣树术传授给驻地群众。欣慰的是，2014
年初秋，我出差回到阔别40年的第二故乡，
看到40个年轮（枷一次为一个年轮）的枣树
依然硕果累累。

走上大堤，我一下子呆住：
眼前静立着一个绿纱巾遮掩面
庞、绿长裙曳在地上的神女，风
姿绰约，美艳照人。我急欲奔过
去，但又怕造次，迟疑间，她却不
见了，只留下浩渺的太湖和我茫
茫的遗憾。雾霭还未散尽，远方
迷迷蒙蒙；近处，湖面荡漾层层
涟漪，仿佛一匹柔滑的真丝绸
缎。那湖水是浅绿色的，透明的，
洁净得叫人感动。岸边水底花花
搭搭地散落着一溜儿石头，珍珠
样圆润，石纹清晰可辨。在水下
扭动腰肢、舒展开来的一种不知
名的水草，如同孔雀绿莹莹的花
翎，又酷似江南女子旗袍上的刺
绣。浮萍平铺着，这里一圈儿，那
里一圈儿，拼接出好看的图案。
而一旁，伴生着丛丛脆生生的芦
苇，秆儿齐刷刷地向上，也有一
半株倾斜身子，疏疏的叶子撩动
水珠。这时候，你已弄不清是湖
水赋予了它们这般娇嫩，还是它
们为湖水添了一分绿。慢慢地，
太阳升高了，我们的目光可以投
得远一些，望见苏州湾里的翡翠
岛、玛瑙岛，却仍然看不分明，只
能看到一团树影（间或露出一点
红、一点白），一抹绿色……

这使我想到了另一种景致：
江南遍地的油菜花。那大片大片
的油菜花，灿烂如孩童的笑脸，
又如活泼的少女一样清纯。春天
才刚刚开始，熬过漫长冬日的它
们已忍耐不住，从“家”里跑出
来，在房前屋后、水塘边，在广大
的原野上尽情地嬉闹，把鼓鼓胀
胀的欢快情绪倾洒在大地上。我
是第四次来苏州吴江了，每次来
我都要去盛开着油菜花的田野
里漫步，任花粉扑打裤管、鞋子。
我往往一待一个上午。我走走停
停，流连忘返。这天我突然发现，
油菜花看上去是黄色，但其实这
黄中掺进了绿，是一种特殊的
绿。我眼里的油菜花就是这样，
我丝毫不怀疑我的直觉和判断，
只是这里同样让我迷惑：是它们
给整个江南染上色，还是江南统
一的色调调和了它们？

我来自遥远的北方，那里与
江南的秀润不同，其基调是枯黄
色，坡坡岭岭、沟沟坎坎裸露着
干皱的皮肤。我们村东有一条小
河，大家为她取了个很好听的名
字：“黛溪”，而它的水却发黄，几
乎常年沙尘蒙面。不过我的家乡
也有动人之处，深秋，河两岸，那
由于土壤瘠薄、雨水稀少，叶窄枝
弯、疙疙瘩瘩的黄蓿菜，经了几场
严霜，火红火红，像燃起一场大
火，带着很浓的悲壮意味。我也到
过青海湖和西藏的纳木错、羊卓
雍湖，在冰雪覆盖的高原上，在
万里无埃的晴空下，那湖水闪烁
着凛冽的蓝光，惊心动魄。现在，

这三片色块在我脑海里扩大、叠
印，它们为什么呈现迥然不同的
面貌？我明白了：和油菜花一样，
太湖当然是绿色的，因为绿色是
江南大地的颜色。

宽阔平坦的健身步道继续
向前方延伸。我们一行在上面丢
着步子，说笑着，不知不觉已出
去五六里路。左侧，生态园芳草
如茵；右侧，湖中横空飞架一道

“长虹”。友人说那是“阅湖台”，
是苏州湾开发以来，建在湖上的
一个高大的观景台。我们兴致勃
勃地登上去，阅湖台像一只巨大
的手掌，轻轻托起你。凭栏纵览，
湖光水色尽收眼底。投到湖里的
山影、云影、帆影，以及太湖新城
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楼的倒影，使
太湖更为妩媚多姿，风情万种。
缓缓移动视线，细细地欣赏湖的
优雅风韵，感受它迷人的气息，
确是莫大的享受。与湖挨近些，
再近些呀，我俯下身，掬一捧水，
一股清风带着水汽吹上脸颊，湿
湿的，凉凉的。我真想把心整个
儿贴在湖面上。我明显感觉，发
躁的心安稳下来了，它在渐渐变
得澄碧、柔软，在城市钢筋水泥
围困中长满的铁锈，被清洗，无
踪无迹。怪不得吴江的朋友对我
炫耀：工作一天，劳累烦闷，无法
排解，他就一个人来到太湖边，
顺着健身步道走一走，坐下来濯
濯足，听听湖水的喁喁低语，芦
苇丛里滴滴的鸟鸣，一会儿就浑
身轻松，好像插上双翅，又生了
飞翔、搏击的冲动和力量。

天近正午，朋友在附近找了
个小饭馆进餐。这家小饭馆背倚
东太湖，从窗口就可观望湖景，
或者说窗口就是一幅水乡风景
画。点的菜里自然少不了太湖

“三白”：白鱼、白虾、银鱼。青花
瓷的盘子端上桌，“色”就不俗，更
别说味道有多鲜美了。我们一边
赏景，一边品菜，很有些情趣，很
诗意，与前一天在垂虹桥畔太阳
伞下听着苏州评弹小酌一样的美
妙。酒过三巡，我已微醉，恍惚中，
滚滚滔滔的绿在身边汹涌、漫溢，
上面星星一样跳跃着点点光斑，
这点点光斑幻化成无数的白鱼、
白虾和银鱼，转眼，它们又消失在
这绿里……这段“画面”似在通过
形象的演示教我知晓，“三白”的
温床是绿色的太湖，只有太湖的
绿，才能养育、滋润这“白”，这鲜，
这美!——— 我禁不住想笑，人这东
西，自己对自己都不直来直去，也
要玩一玩花样！

在苏州吴江逗留三日，就要
离开，那位绿纱巾遮掩面庞、绿
长裙曳在地上的神女又出现了，
她静静地立在我面前，这回她不
但不再隐去，而且形容越来越清
晰、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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